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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3月，北京，木珍，39岁 

第一段　坐火车 

过完年坐火车来北京，车上没水喝，笔直(一直)没有。大家都带的可乐,我也带可乐，在滴水车站旁边买的,让我弟弟买的，可能是五块钱一瓶，没喝完。一块来的有七个人，做木工的，做油漆工,做缝纫的。王榨一个女的，她弟弟在北京开服装厂，做羽絨服,是麻城的，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,她身上穿的羽绒服可能就是这个厂出的,质量不好，羽绒蹭得到处跑,妯娌两人,衣服都一样,羽絨从针眼里跑出来，到处都是白的,满身都是。那女的，带她外甥女到厂里干活，去了肯定有活干，收入多少不知道,她不是王榨的。 

在火车上饿了就吃咸鱼，我和那女的都是吃鱼，家里带的。她吃武昌鱼，我吃胖头鱼。她拿着一大块啃,没啃完，渴了就喝水，带了苹果、鸡蛋、香肠，糖、饼干、蛋黄派，都有人带。我就带了苹果、鸡蛋和鱼。在车上打扑克，打七,两副扑克,108张,后来借给人家一副,剩一副，就打斗地主。 

回去的时候车上没暖气，冻得要死，冻死人。我就想，到了下一站，要是近一点，我就马上回北欢。后来穿上两双袜子，两件大衣，还不怎么好，脚就跟放在冰上一样。临时加的车，硬卧车改成硬座车,84块钱一张票，加上5块订票费。 

回去的车上没上厕所，来的时候挤了一趟厕所,排队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滴水的人最多，后来黄岗、麻城上来的人都一路站着，以后上车的都一路站着，到了霸州,全下光了，就有位置了。 

晚点了两个多小时，本来七点半就该到北京的，我们的车晚了 ，就等人家的车过去，才让我们进站，坐了快18个小时。 



第二段　小王做悄想要钱 

过年小王(木珍的丈夫)躺了好几天,二十八下午就躺着不起来，不干活，也不说话。就想要钱，他不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他做俏(闹别扭)。后来大姐说我才知道。他跟我大姐说的,大姐打电话告诉我妈,我妈再告诉我，我才知道。后来给了钱他就好了。 

三十晚上，我给孩子压岁钱，一人100，给他50,我还说，我嫁过来十几年了，你还没给过我一分钱压岁呢,我们那叫压金钱。我说我一下子给你50,他说这钱我留着，留着充手机卡去。 

三十下午吵了一架，他把椅子举起来，我一点都不慌，他没敢打我,把椅子摔垮了。他就说他要出去，要跑掉，不在家了,我就想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他就找衣服，我就赶紧进去，把钱拿在手上再说。我怕他把钱拿走了 ，我就没钱花了。拿到钱我就不怕,你爱上哪你就上哪。 

他找衣服，村里的嫂子扯着他，让他别走，我说你别扯了,他走不了 ，最多就在王榨。后来那嫂子就不扯了。他就一直在屋里八门儿(到处)找他的衣服。我在那扫地,跟老嫂说，他跑不了，能跑到哪儿去。他都没钱，往哪跑。要是我还跑得了。 

落了(后来)他根本就没出房门,又躺下了。七筒(儿子的外号)吃完中午饭,没有叫他，七筒自己就把门口的土弄好了。我和小王吵的时候,七筒正好也在那，他说，让我学手艺，我学个鸡巴！他二妈说：这你不管,与你不相干。 

儿子很好,上山打了很多柴,放到二楼码得好好的，小王不管，全是七筒弄的，贴对联，也是我和儿子，女儿不知上哪儿去了 ，宠坏了，她就比七筒小一岁。我边做饭边贴对联,七筒烧火,我买的对联,大门的六块钱一副，大的长的,在三店买的,一共买了 14块钱的，门头都有。去年兄弟媳妇贴了一个短的，她不甘心，今年非得跟我一起去，她也要买一样长的。 

后来那椅子摔垮了,他又钉上了。最后出来,钱全给他了，女儿上学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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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我交了，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了。不给我就怕他打女儿，七筒出来了，他也 

打不着，不怕。2002年还是2001年,他把女儿的脚都打坏了，在床上躺了两天。女儿脾气倔。他没钱花就拿女儿出气，说女儿老要钱花。 

我弟说，他去年卖鸭子，有1000多块呢,就不知道这钱上哪去了。肯定是给他的相好了 ，上次他还要向我弟借钱,我让不要借给他了 ，他老想他借,让我还。以前我伯(爸爸)还喜欢他的，现在，我伯看见他恨不得一 口吃掉，不理他了。 

第三段　初一小王想见他的相好 

再就是初一，我在家包包面，拜年,先上庙里，王榨除了土地庙，还有两个庙先上林师傅那个庙，慈灵观，就是每个人给10块钱，每个菩萨面前 

磕个头,大人小孩磕，林师傅把供菩萨的苹果，每个孩子给一个。我们就喝点茶，往年是米酒，今年是茶。再回来吧，就是自己屋里，像玩龙灯似的,一帮人，就家里留一个人。 

又上那个庙,我都没记住叫什么庙，我说不去算了 ，他妈信佛，去年跑到庙里，要在那过年不回来，我不是不在家嘛，大嫂二嫂去接她回家过年，她不回。过完年她才回。去年初一上那拜年去，一大帮人。 

今年我说不去了 ，小王老说要去要去，我就说,你是不是想看一眼冬梅(他的相好)啊？ 

我说去年去了 ，那是因为你妈在那，今年去干吗呀？你无非就是想看 

一眼冬梅呗！那就走呗，去呗！ 

他说:算了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！我说走吧，一块去，免得你老想着。 

就去了，见着冬梅了。去年不是一大帮人去了嘛,全都上她家去了。小王跟冬梅还挺有默契的，冬梅一拿爆竹，一撑出来，小王就知道接过来放。 

他大嫂还有意瞟了我一眼，我就装傻,装自己没看见。后来回家我说：你们俩还挺好的。他说我瞎说。他不承认，他说人家给你你不放啊。 



我说大哥也在那啊，他怎么不接。他说我话无脾味(无聊的意思)。所以今年我说，上庙里可以，但是不要去冬梅她家。他说他也没想去 

啊。回的时候冬梅就在门口站着，到家了我就说,这下舒服了吧。看见了吧。 

每句话我都是笑着说。 

第四段　今年的年货 

二十九，我就上马连店办年货，买了饼干，五斤,四块钱一斤，云片糕，也是四块钱一斤，葡萄干,六块钱一斤，还有白瓜子,也是六块钱一斤,都买了两斤。还买了瓜子，一口袋，再买了蚕豆，还有山楂片，蚕豆便宜,两块一 

斤,山揸片七块钱一斤,还买了一袋苹果，13块钱一袋。两袋奶粉，15一袋，什么牌子都忘了,里面是单个包装的。 

'肉小王在家巳经买了 ，酱油味精还有健力宝,五块一瓶，买了四瓶。霞牌龙须酥，买了六盒，全都是吃的。瓜子炒得乌七八黑的，吃的人，嘴一圈梗是(全是)黑的，那手上梗是黑的。蚕豆就是我吃，买的火腿肠,黑木耳，干香菇，还买了粉丝,火锅吃。买了鸡腿,还有鸡爪子，白木耳，红枣,安南看我买什么,他就买什么，安南跟我一年生的,也是65年，39岁。我还在那笑，我买么事,你买么事,你回去不怕你香芽打你。买的都是挺贵的,我平时不在家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他说没事，你怎么吃我怎么吃。 

买爆竹、对联、门斗，都是这天买回的,烟花，都是。连同吃的,一共，400多,比别人肯定多一点,别人就是买点蚕豆,瓜子，再就是糖，糖我在这带了七斤。北京的糖价钱差不多，北京有软糖，家里的全是硬的。孩子爱吃软的，全把软的挑来吃了。软糖还便宜,吃到后来来客了,吃的全都是硬糖。 

第五段　过年的时候 

亲戚都来,初一，牛皮客儿子做10岁生日。那天来的,都是小王那边的亲戚，他姐夫就是拿了一包糖,酥糖。外甥女婿拿了一包糖和一块肉,生的,肥瘦都有，骨头也有。三毛，也是一块肉，一包糖。来一个放一包，一千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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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爆竹。小王放，家里烧着火盆，也不冷。还放一张小桌子，有吃的都拿出来,用一个盆装着。没有烧汤待客的了。有的就是晃一下,就是站一会儿就走了,给他泡一杯茶，他一边喝一边走，一次性的杯子，走到哪扔到哪。有的茶都不喝,放下东西就走，好像就是给你送东西来的。 

初二我们全都上我妈家。七筒八筒跟着小王的弟媳上街(上县城)拜年，坐小面的，一个人四块钱，讲价，说，都是小孩子,后来每人两块。我就坐小王的摩托去的。 

带了一块肉，在县城买了老人喝的麦片，15块一袋。后来我想换，换成脑白金，后来懒得回去了，就没换。 

我们到了，孩子还没到。我们从北城这边来,我妈在南城那边,要穿过整个县城。有环城的公汽，一块钱一个人。我伯就'生气了，担心俩孩子弄丢了。他说:那是么搞法的。他的脸就沉下来了 ，小王就赶紧骑摩托去找，没找着，他又回来了。我就说:落不了(丢不了），落不了，多大两个伢，还落得了。我伯没吭声,叹了一 口气。 

我说我看看去吧。刚出去，他们俩就来了 ，是等公汽，等了半天。 

中午他们喝酒，吃涮羊肉,再就是鸡胯子，肉丸、鱼丸。聊天,东聊西聊,细哥说他喜欢北京的馒头，一顿吃四个,大个的。他在北京打工，去年，就几个月，他也是坐那趟冻得要死的车回家。他说坐到麻城下的。到滴水也是，全是宰人的,他本来只要四块,面的，结果一个人要10块,他们五个人不干，后来他们东找西找,在大市场停的，上那边等去，后来细哥看见他的同学了 ，同学的车，就说还是四块一个人，还说细哥的不要钱,同班同学，细哥还是给了 ，说这不比平常。 

第六段　细胖哥在北京打工 

细胖哥说这次去北京，把木玲(木珍的妹妹)烧了一下,就是说花了木玲的钱。他打工的工地很偏,真难找，木玲真找到了,给他买了鞋、袜子、内衣,就是我们那叫秋裤秋衫的，还拿了一件旧的羽绒服，他说怎么北京果冷 



(这么冷）,我说你以为跟屋里(家里)一样啊。 

我说你那车是怎么坐的，他本来说20号走，没拿到票。我说以为你们在车站还要待好几天呢,票真难买，他也说，几个人急得，他们八个人一块回麻城的。只有五个是滴水的。干什么活？干泥工的，工资没欠，全都是给的现金，给私人盖的别墅，那房主真有钱，说北京人真有钱，说房子盖成之后，还要盖院子，院子里头养花养草,还请一个保姆看房子，平时不怎么住。工钱给他，三个月了，吃的住的除开，拿到家里有1800百块。他觉得还可以。 

我说你怎么也那么迟，他说是想早点回，那房子没成功，他说那北京人也真是,冬天水泥冻上了，做的墙是松的，那北京人还非要做，干完了才帮他们买票,后来没有了，就在车站里待着。 

其实他也不是特意出来打工的，他来找一个人，那人借了他两万块，没还,他来讨，只知道那人在北京，不知道在哪，他就来。幸亏一起出来的有五个人，那人以前是做电工的，电工只养了两个女儿，都出嫁了，他不用回家了。老婆跟着女儿去了,带孩子,大女儿有工作，在武汉。电工不管家。那时候说是出来做生意,借两万，后来全都赔了，赔了他更不回家了。细胖哥来北京找，还是没找着，钱还是没给。我问钱怎么办，钱么搞法的，他说：落了 (过些时个)再说。细胖哥说没有玩，哪都没去，天天出工。全都住一个屋里,睡地上，冷得买张电热毯，老弟买的，木玲本来说想买，他说别人买了。可能就是吃馒头，他说哎呀真好吃。细胖哥是部队回来的，当过民兵连长，再就是村长，再就是书记。 

第七段　现在种田快活 

现在种田可舒服了。小麦都不用种了,谁知道，麻烦呗，割小麦的时候呛人，灰尘最大，鼻孔是黑的，脸也是黑的，哪哪都是黑的，八门儿都是黑的。就是打小麦的时候就得最大的太阳晒，才好打下来。那上面的那个毛， 



我们叫须，那个到身上挺痒的,再个，以前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自己吃，我们叫馒头叫作发粑，都是自己的面粉。后来有面粉卖了，还白，就没人种小麦了，现在铺天盖地的，全都是油菜。它也不用你薅,就打点除草剂，就没草了,追肥，以前是一个桶里抓一把尿素,一棵一棵地泼，现在就等天下雨，反正我们那儿雨水多，下雨了，拿一袋尿素,一撒,就完了。现在种田多快活。 

第八段　人快活了，就想更快活 

我说人快活了,就想更快活，红薯片也不做了。以前是割完二季稻就开始做薯片,家家都做，像比赛似的，在稻场上，铺上稻草，有的就挑上两桶红薯泥，像土豆泥那样的,全都是隔夜弄好的，有的里面还放碎的橘子皮，就拿一张小桌子，一个地膜，盖秧用的，尼龙的,一个啤酒瓶，再就是一盆水，就在那擀。看那张桌子有多大，就弄多大，再往草上一铺，就揭下来，极好看哦。 

有的时候，四五个人，围着，在那弄，稻场上没有鸡,不用看着。晒到不沾手的时候再换一个面。赶的时候,东聊西聊。罗姐、水莲,还有上面的那个二姐，还有是小王的堂嫂，我叫隔壁姐的，还有桂凤，全都在那聊,东扯一句,西扯一句,说做了有没有人吃还不知道呢。水莲说:没事啊，到二三月，天长，肚子饿，就有人吃了。有人说:那也不一定。再一賴：到那时候什么都吃。 

现在不做了。以前还做一种叫花果的,现在也没人做了。花果就是用粉,做成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，炸炮的，炸得很大很脆,很好吃的。现在都没人做，现在做的可真是稀物(少有),一看见就抢。 

现在的人买的瓜子，太贵了，没人买,都买的葵瓜子。再就是蚕豆，便宜,两块钱一斤，白瓜子六块钱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也没人买。 

我老逗牛皮客的儿子，说你家有什么好吃的，偷出来我吃。他说我爹才奸哪，买一螺(鸡巴)点儿东西,放在楼上收(藏)倒，我找半天没找着。我 



说你爹果(这么)奸,他说:当然的。 

第九段　打牌,小王的二老婆 

回家打了几天牌。二十六到家，二十七没打，洗被子,二十八吃完饭，二十八吃饭我们叫发财，发完财，我还是在门口洗衣服,几个打牌的贩子就来了,小王的大嫂，叫老三，再就是冬梅，小凤，还有小王的弟媳妇，陈红，几个，一直在那喊，喊打牌了，快点啊。我就在那慢慢的，死不断气的,我心里想，我也不想打，我打不了，这牌我都不会了 ，新的，打晃的，不要东西南北风的，算账我都不会了，要庇(音），开口 ，开四口,都不会。 

她们一直在那喊,让我打，我说我不用了反正我不会打。后来她们就走了,去找贩子去了 。没找着,又回了 。又在那喊。我说那么的啊，挨要我打。没打的时候不想打，打的时候又上。 

我还在家里磨呢,她们就把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，牌都弄好了,就差你一个人。就打了。 

还没怎么熟，净输。她们喜欢赢我的钱，我的钱从北京带回的，全都是新的，家里的钱都是像猪油渣似的，拿出来一坨，窝在一块的。我就喜欢把钱抻开，也是破破烂烂的,真没好钱，农村真没好钱。 

这是二十八的晚上，打了一天，打到做饭。晚上也是七筒做的，我没 

做。 

二十九的下午在那聊天,也是线儿火问我跟谁打牌了 ，我就说是小王的二老婆(即冬梅,木珍到北京后，小王跟冬梅好，大家都知道)，她说谁告诉你的，我说多早就知道，还要谁告诉。 

她就说：那你知道了还跟她打牌！我说:没事，我就装作不知道。 

她说那可不行,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跟她打牌,你还跟她打牌。宛珍在旁边说:没有这回事,哪有这回事啊。我说你别装了，满湾子的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她说她不知道。她说别听人家瞎讲，小王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说反正 



不管,我也不在家,管不了 ，我也不管。 

打牌的时候有人讲,说冬梅，你苗(她女儿)回了，她就说，我苗没回我知道，她的干爹带她上北京玩去了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整个村子都知道，什么干爹,就是当二奶。 

第十段　其实就是二奶 

香苗初中念了半截,她爸爸死了,就是那个"半天",也叫"牌圣"，得肺病死了 ，她就不念了 。她就跟着那个细佬，就是叔叔，去了新疆，学做生意。过了半年又回了 ，回来人家介绍她到武汉，开始的时候说是在网吧,后来也不知道干什么,谁都不知道，她跟她妈说在网吧里帮人家看吧。后来她那个，前年回家，我还不知道，以为她还是一个挺老实的、挺好的孩子,她也挺白的,眼睛很大的,长得不错,后来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她穿得很洋气的,她是年三十回家的，也是拖着一个旅行箱,她也是从我们门口过去，我就问那个陈红，说:苗干吗的，穿得果好。她说你还不晓得啊,我说我不晓得。 

她说她外面做鸡呢，有的是钱。给她妈买了金戒指金项链,我就说我不晓得。 

后来我又跟隔壁姐说：真是天意啊，她爸爸死了 ，老天爷给她一碗饭 

吃。她就说：这碗饭啊，谁都不愿意吃。当婊子谁不会啊！我说那倒也是。她去年穿得挺好的回来，就带着村里的小伙子，全都是十五六岁的，她也就是十七岁。上马连店，溜冰去了，她请客。打台球,买吃的，全都是她请客。 

回家也就是待了两天，初一上外婆家拜年，带着小伙子打牌，她输了无所谓。她初二早上就走了。我后来问小王，我说苗到底在武汉干什么。小王说在那她认了一个干爹,干爹有两个儿子，说把她当女儿养着,说以后给他儿子做媳妇。小王说苗还不错的,那干爹把她弄到学校念书,去年夏天回家，把她自己的户口下了,弄走了。她去年让她妈不种田了,带到武汉来。 

今年，那苗，二十九下午,我家门口，有一堆孩子玩,我家有一对羽毛 



球拍,每家都有,都打坏了 ，我家的是双杆的，在那打球，她就回了,又从我家门口过。 

她一边拖着旅行箱，穿着大红的皮夹克，一边走,一边玩手机，也是一个红的手机，那么多孩子，都没人理她,就是大嫂看见了说,苗回来了苗，她就是抬头看了一下，也没吭声。走了。 

第二天，三十，我就看着她在前面走，她妈，就是冬梅跟着她，有一段　距离，有人问她妈:冬梅,你去哪儿了？她说我苗要买彩电,家里的小了。要买一个大的彩电。她们就走了 ，我就上塘里洗衣服，刚好，小莲也在洗衣服，她没多少了,我就站着等她。就在那聊,就聊苗。 

她也是说,哎呀那个苗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以为有多光荣啊,就是不要脸，我说刚才她妈说买彩电,说她干爹带她上北京玩了。她说:哎哟喂，亏她还说得出来。什么干爹啊，哪有那么好的干爹，去年一年丢了三个手机，丢了 一个买一个，丢了一个又买一个。还说家里的房子就盖了一层，房子要再 

加个二层的，苗不干，她要上武汉买房子去呢！ 

她说：把那个脸不要，什么不干得出来。她说几十岁的老头，她也睡得下去。莲说话最直的，能说不能说的,她都说，这话她不是小声说，就在那大声说。塘那头还有人呢，肯定都听见了，她的干爹比她妈还大两岁，其实也不大,干爹是64年生的，她妈比我小一岁，66年生的，估计是64年的，苗是86年生的。 

后来我洗衣服回来,她们彩电也买回来了。坐车上县城，买了就回来了。我那衣服不少，两桶衣服。多少钱,没问。 

初几了，三十,她买完彩电就换了一身衣服，穿了长统的皮靴,才那么点长的超短裙，又约那些男孩,又上马连店玩去，又请他们溜冰，打台球,买吃的。后来我就跟陈红说:哎喂，冷不冷啊，穿果短点裙，还露一截胯子在外边。陈红说:你个傻瓜，她里边穿着肉色的袜子,我说哎哟我没看出来。她们玩到晚上回来，那些男孩上我家玩，我就问上哪玩来着。说马连店，全是苗请客。我说，哎哟，她哪弄那么多钱啊？男孩说：苗烧包钱啊(就是说钱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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